
身为枞阳人，少
年时却与浮山中学
失之交臂,不可说
是 件 憾 事 。 1982
年,我考上师范离
开家乡，浮山遂成

多年魂牵梦萦之地。今与同学结伴八
人同游，终偿夙愿。

皖江之畔，枞阳境内，浮山宛如一
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静卧于白荡
湖烟波之上。自古便有“山浮水面水
浮山”的妙语，它三面临水、一面靠山，
既有火山地质造就的奇险风貌，又有
千年文脉浸润的温润气质。浮山以三
十六岩、七十二洞闻名，一岩一景致，
一洞一传说，而真正赋予这座山灵气
与风骨的，是遍布崖壁的摩崖石刻。
它们如同镌刻在山石上的史书，写在
山川间的文章，为秀丽山水添了一份
穿越千年的文气。

金谷岩是浮山最开阔、最具气势
的岩洞。岩壁宽数十米、高数十丈，洞
穴深邃宽敞，可容百人聚集。这里曾
是香火鼎盛的佛教圣地，佛像庄严，石
刻造像古朴传神，衣袂飘然、神情慈
悲，宋元明清的香火余韵，仿佛仍在石
缝间萦绕不散。古往今来，无数文人
墨客在此雅集题咏，石壁上唐宋以来

的题刻清晰可辨，或记叙游览，或抒发
情怀，或赞叹山水，或参悟禅意，一笔
一画藏心意，一字一句成文章。金谷
岩的厚重，不只在于山势雄伟，更在于
石间绵延千年的文脉。

雪浪岩堪称浮山最富画意的景
致。赭红色岩壁纹理纵横，白纹似飞
雪、如惊涛，远观如巨浪拍岸，近赏似
水墨画卷。大自然以风雨为笔、山石
为纸，绘就了这天地间的壮阔奇景。
明代高僧三槐法师见此胜景，欣然题
写“雪浪岩”三字，一语点题，山水增
色。山石本无言，因文字而得名；风
景本无形，因题刻而有魂。雪浪岩之
美，是自然造化与文人情怀相融的人
文之美。

若说岩洞是浮山的形体，摩崖石
刻便是浮山的灵魂。行走山间，岩间
路旁随处可见题刻，大字如斗、笔力刚
劲，小字方寸、工整秀丽。“洗心处”“一
线天”“首楞巖”“江南會勝”等题字，寥
寥数字意境尽显。题刻者有官员雅
士、高僧隐士，亦有游子过客。历经千
年风雨，石面渐老，字迹依旧清晰，明
书法家雷鲤的草书潇洒流畅、清学者
刘凡的楷书端庄沉稳、清桐城知县周
符和的诗句清雅旷达……不同时代的
心声刻于同石，让浮山有了跨越千年

的对话。浮山文韵，藏于一山一石、一
碑一刻，古人将对山水的热爱、对人生
的感悟镌于岩石，后人驻足凝望，仍能
感受那份从容风雅。山因文而名，文
因石而久，这正是浮山最动人之处。

滴水洞隐于深山幽谷，未入洞先
闻水声。崖壁清泉常年滴落，如玉珠
坠潭，清脆悦耳，在水潭漾起细微波
纹。洞口峭壁对峙，天光一线，洞内奇
石错落，清幽静谧。岩壁“洗心处”三字
醒目，听泉观刻，尘俗杂念尽被涤荡。
古人在此听泉题字、静坐修身，将一洞
山水化为清心净虑的秘境。滴水洞之
妙，不在幽深奇险，而在清心文心。

棋盘洞因石盘石椅得名，相传为
仙人对弈之所，石盘犹在，似千年棋局
未终。坐于石上远眺，长江如带、九华
如笋，山风拂面，心胸豁然开朗。洞壁
石刻古朴苍劲，前人题诗留言，抒怀言
志。一局棋、一山景、一壁字，尽显闲

逸旷达，藏着刻在石上的人生智慧。
金鸡洞悬于玉女峰峭壁，地势险

峻，更添神秘。金鸡鸣山、高僧探洞的
传说，为这里蒙上传奇色彩。此地游
人稀少，保留着原始山野气息，壁间旧
刻虽不显眼，却默默见证岁月变迁。
浮山的每一处岩洞，都藏着故事与不
曾中断的文化根脉。

一山千岩秀，一石万年文。浮山
之美，在火山奇貌、山水灵秀，更在千
年文脉沉淀的雅致。金谷岩的庄严、
雪浪岩的雄奇、滴水洞的清幽、棋盘洞
的旷达、金鸡洞的神秘，勾勒出浮山风
骨；满山摩崖石刻，将山之灵魂镌刻于
时光深处。

一岩一洞天，一石一文章。古人
留笔墨，今人悟山水。浮山不言，石刻
有声，文脉不绝，韵味悠长。这座皖江
边的文化名山，始终以温润姿态，等候
每一位静心品读它的游人。

□谢双升

浮山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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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
我在家乡桐城东乡周
家潭上小学。国文老
师周朗恒先生为激励
学生勤奋读书，早日
成才，板书唐朝大臣、
书法家颜真卿《劝学》
诗：“三更灯火五更
鸡 ，正 是 男 儿 读 书
时。黑发不知勤学
早 ，白 首 方 悔 读 书
迟。”劝诫我们这些懵
懵懂懂的“小屁孩”要
珍惜大好时光，勤学
上进，学有所成，读有
所用；否则，到老一事
无成，后悔晚矣。从
此，我熟读《劝学》，牢
记终生。不过，那时

年幼无知，虽然晓得“一寸光阴一寸
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道理，但并未
领悟到《劝学》的深意，更没有过多的
联想。记得那时候太阳一落山，到处
黑灯瞎火，一家老小一般都早早上
床睡觉。唯独我母亲操劳家务，点
亮一盏小油灯，放在桌旁，缝缝补
补，做针线活。我则借着灯光，读课
文，写大字，做算术题，经常如此。
有时候，眼皮打架，硬撑着；不知何
时，我便趴在桌旁睡着了。次日一
早醒来，我神清气爽，才知道又是母
亲轻手轻脚把我抱到小床上，一觉
睡到天亮。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小学毕业，考
上浮山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时年13周
岁。此前，我从未离开父母，出过远
门。到校头天夜里，我兴奋莫名，翻来
覆去睡不着，不知何时进入梦乡。忽
然，听到公鸡打鸣，睁开朦胧睡眼，赫
然发现母亲掌灯站在床边，轻声说道：

“该起床啦，免得学友
叫门等候呀。”轻声提
醒后，又转身到灶台忙
活。我洗漱毕，吃过美
味的蛋炒饭，天刚蒙蒙
亮。父母送儿走了很
远，千叮咛万嘱咐，泪

眼婆娑地劝儿别想家，我和两个学友
各自挑着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三步
一回首，五步一停留，随后加快步伐，
走过一村又一村，步行70多里，终于
在太阳落山前高兴地跨进校门。先
到校的学长领着我们办好入学手续，
吃过晚饭，安顿好宿舍铺位，坐上床
沿，这才感觉到脚底板血泡早已磨
破，咬牙撕下粘连的袜子，倒头便
睡。所幸虽苦犹甜，从此踏上了勤奋
求学的中学时代快乐之路。我记得，
1950 年 4 月 3 日第一次享受 4 天春
假，我和两位同乡学友一道，归心似
箭，匆匆吃过晚饭，竟赶夜路步行回
家。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推开家门，
看到母亲正在灯旁纳鞋底；母亲又高
兴又责怪：“夜里赶路多危险！”不一
会儿，一碗香喷喷的蛋炒饭便递到我
的手上。我边吃美味边看母亲，一股
暖流，流进我的心田。我记得，浮中
语文名师冯蓝田文情并茂地吟诵并
讲解了唐代诗人孟郊的千古绝唱
《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
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
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联想到
《劝学》诗句“三更灯火五更鸡”，不
仅有好学男儿在苦读，更有慈母在
为儿操劳，一阵阵母爱的春风，拂面
而来。

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母亲撑
起一把大伞，为我遮风挡雨；母亲节衣
缩食，为我缝制新衣；母亲含辛茹苦，
送我上了中学，读完大学，走上工作
岗位；母亲操劳一生，走完一生，有多
少对我难以言明的期待，有多少为我
欢笑、为我落泪的点点滴滴。母亲离
世已 50多年，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
中，每逢清明、冬至，我都要到父母的
坟墓前跪拜啜泣，呆坐良久。思念，
愧疚，醒里梦里，慈母的音容笑貌依
然历历在目。我责怪自己，也奉劝亲
友，对父母要及时尽孝，报答养育之
恩；否则，“子欲孝而亲不待”，会后悔
终生。为此，我效仿《劝学》，说几句
心里话：“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慈母
劳累时。黑发不知尽孝早，白首方悔
感恩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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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风，体感最
为舒适。

春风乍暖还寒，盛
夏的风又有几许酷热。
初夏的风，最有分寸感，
温度和氛围拿捏得不偏
不倚恰到好处。

初夏的风，温润了
山林。春天到来时，山
坡上的枯草发出嫩芽，
萧条的树枝亦生出嫩绿
的新叶。不过，这些绿
色的风景星星点点，还
有些稚嫩，还有些羞涩，
尚未成气候。一到初
夏，山林里的绿便开始
泼墨挥毫气势磅礴。每
一棵树木都在努力绽放
生命的激情，每一株野草都在忘情书写
青春的芳华。山林一日日滋润起来，丰
满起来，绿得酣畅淋漓，绿得密不透风，
绿得无所顾忌。那青翠欲滴的绿，令人
悦目赏心，五脏六腑犹如绸缎一般熨帖。

初夏的风，吹绿了天空。小区附近
有一座森林公园。周末，我沿着蜿蜒的
盘山绿道散步。绿色已然占领公园的旮
旮旯旯。香樟树、小叶榕树、黄葛树、芒
果树等枝繁叶茂，绿荫浓密，遮天蔽
日。那一层层一团团的绿，随着地势连
绵起伏，犹如雾锁春山。举目仰望，天
空也是绿意盎然，仿佛深不见底而又风
平浪静的大海。霎那间，我有些神思恍
惚，不知今夕何夕，莫非走进了安徒生的
童话世界？

初夏的风，吹来了轻盈。画眉鸟儿
欢快的叫声冲上云霄，清澈、激昂，没有
任何顾虑。燕子灵巧地上下翻飞，就像
身体失去重量。湖中的鱼儿，不经意间
跃出水面，掀起朵朵浪花。相亲相爱的
人啊，携手并肩，衣袂飘飘，裙裾飞扬，欢
快的旋律耳畔回响。

初夏的风，唤醒了尘封的记忆——
那时，她和我还是青葱少年，又都被

贫困纠缠。十几元的学费就像挤牙膏一
样，怎么也挤不出来。我们渴望通过读
书改变命运。她，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
间都扑在书本上。我亦是沉浸于功课中
心无旁骛，回家或上学路上仍在争分夺
秒温习英语单词。令人欣慰的是，我俩
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她是女生中第
一，我是男生中第一。

那个年代，农村孩子时兴考中专“跳
农门”。一旦考上，农村户口随即转为商
品户口，毕业包分配，从此端上“铁饭碗”。

中考前夕，同学青山邀请五六位要
好的同学去他家做客。她和我均有幸位
列其中。午饭前，我们几位同学在青山
带领下，沿着村前河畔散步。杨柳依依，
鸟儿在枝头唱歌；河水哗哗，鱼虾于草丛
嬉戏。她和我走在一起。她说希望老天
爷保佑，我们都能实现梦想。我安慰她，
同时也是给自己加油：天道酬勤，我们定
将如愿以偿！她莞尔一笑，在我心中激
起阵阵温柔的涟漪。我们并肩走着。我
摆动的右手突然触碰到她的左手，霎那
间，像是触电一般，心跳加速，不知所
措。我偷偷抬眼看她，她的脸庞亦飞起
红霞……我赶紧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对她说：“我们掉队了！”飞快追上前面的
同学。

蝉声退潮时，她和我都得偿所愿。
再后来，我们各自有了家庭，天各一方。

那是我们的青春岁月，心地单纯透
明，如同一张白纸、一滴荷叶上的露珠，
我们对一切事物都很敏感。因此，异性
间的不经意接触总是叫人怦然心动，并
且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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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 70后人的
记忆里，都深藏着一盏煤
油灯，那盏灯一直照亮着
记忆深处。在昏黄的灯
光里，我仿佛又看见了母
亲那年轻而又忙碌的身
影，父亲坚毅又果敢的眼
神，还有哥哥们在灯下发
愤苦读的面容。如今，时

光流转，多少年华已远去。那人，那
景，那情，却依然珍藏在心中。

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
那时候，皖南农村大部分地区还没
有通电，农村物质生活条件相对贫
穷落后，大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在生产队里集体劳作，妇女们
下工后，往往天都快黑了，一路小跑
回家去做饭。乡村的小路上人来人
往，放学的孩童，暮归的老牛，村庄
上升起的袅袅炊烟。

到了晚上天黑了的时候，煤油
灯便成了黑夜里的主角。我记得家
里那时有两盏煤油灯，一盏灯在厨
房里供妈妈烧饭做家务，另一盏灯
则摆放在正屋堂厅的条几上，等天
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才会点燃。一家
人围坐在桌前吃饭，煤油灯透过薄
薄的玻璃灯罩发出昏黄柔和的灯
光，显得温暖而又安宁。吃过晚饭，
父亲去队部里开会，母亲做完家务
便坐在灯下纳鞋底。屋里静悄悄
的，偶尔能听到灯花爆开时的“噼
啪”声，母亲手中的铁针穿过厚厚的
鞋底发出的“哧啦”声，空气中散发
着一股淡淡的煤油味。我和哥哥在
做作业，默默书写着自己未知的人
生旅程。父亲回来时偶尔会调亮灯
盏，他怕微弱的灯光伤害到孩子们
的眼睛，我知道在那个物质匮乏年
代,煤油在当时是金贵的稀缺商品。

我七八岁的时候，部分乡村开
始试行通电了，村民们齐声喝彩，从

山上砍来笔直的树木做电线杆。一
根银色的铝线从遥远的地方飞越过
来，它带来了温暖和光明，也带着村
民们前所未有的欢呼声。可能是当
时技术设备上的落后，停电又是乡
村里司空见惯的事情，煤油在当地
仍旧是稀缺商品，家家户户都要储
备一些的。大通煤矿买不到了，就
去朱村，有时候狮子山也卖完了，
村民们只得翻山越岭去邻县青阳
丁桥乡碰碰运气。记得读小学三
年级那年，周日和瞎爷、子涵、润
五、阿贵一路结伴去青阳县丁桥买
煤油。山高路远，父亲怕我路上有
闪失，特地将他从战场上带回来的
军用旧水壶拿出来给我装煤油，润
五和阿贵都带着家里经常装煤油
的酱黑色玻璃瓶。

我们一路上兴高采烈地翻越挂
岭古道，瞎爷是村庄上一个五十多
岁的老汉，他待人真诚，和蔼可亲。
年轻时在南京跟日本人干仗时被打
瞎了一只眼睛，回来后村里的人都
叫他瞎爷。瞎爷见多识广，又乐于
助人。一路上他给我们讲述了许
多精彩有趣的故事，让我们听得津
津有味。到了丁桥恰巧商店里有
煤油销售，大家开心极了，每人各
自打了二斤煤油，便跟着瞎爷在街
上四处遛达。六月天气燥热，瞎爷
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根五分钱的冰
棍，我们一路上精神抖擞地往回
走。到了山脚下的明塘村，挂岭就
在眼前。瞎爷鼓励我们再接再厉，
说到半山腰再休息一会。望着我
和阿贵气喘吁吁的样子，他说他年
轻时候在部队急行军一个晚上就
走了三百里。

终于到了半山腰，崎岖陡峭的
山道边有一间护林小屋，门前生长
着一棵高大古老的枫香树。屋前的
石壁下有一口天然的出水井，山泉

清冽甘甜。我们迫不及待地放下携
带的煤油瓶，奔向那口清澈见底的
泉水井。谁知道这时意想不到的事
情却突然发生了，阿贵急匆匆的脚
步碰倒了润五放在地上的煤油瓶。
浑圆的玻璃油瓶滚落在路边的山石
上发出“嘭”的一声响，煤油瞬间流
淌了一地。正在准备喝水的润五看
见了这一切，吓得大哭起来，我和子
涵站在井边也惊得目瞪口呆。这
时，坐在小屋门口石凳上抽烟的瞎
爷见状赶紧站起身来，他俯身捡起
瓶口那端紧紧拴着麻绳的半截油
瓶，对站在身边呆若木鸡的阿贵说
道：“这真是飞来的横祸啊！”接着
他又对还在哭泣的润五说道：“小
子别哭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
过。你的煤油我给你。”润五这才
止住了哭声，瞎爷又对阿贵说道：

“你也别自责了，你又不是故意的，
我来想个办法吧！”随后瞎爷对我
和子涵说道：“今天我们五个人来
打煤油，没有保护好煤油，我们都
有责任啊！大家要有集体团队精
神。”接下来按照瞎爷的提议，将我
们四人的煤油分为五份，又平分了
一份给润五。这时大家又都开心
地笑了，仿佛忘记了刚刚发生的一
切，喝饱了甘甜的山泉，又开始向
陡峭的山顶攀去。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
年。那个带着我们打煤油的瞎爷早
已去了回不来的地方，我和子涵也
离开了故乡，家里的煤油灯也不知
去向。但记忆里的那盏小小的煤油
灯却一直亮着，它从未熄灭过，默默
照亮着儿时乡村的夜晚，照亮着我
们奔赴远方的路途。虽然我们再也
无法回到从前，但怀念着曾经走过
的那段朴素岁月，怀念煤油灯下温
暖的光亮，以及像煤油灯一样带着
光芒的人。

□刘欣华

心中那盏煤油灯

云梯映翠云梯映翠 新新 疆疆 摄摄

我素来爱喝绿茶。伏案钻研电气
文章，百思不得其解时，思维便如线路
短路，苦思许久也寻不到症结。每到
这时，泡上一杯浓茶，大口饮下，沁人
心脾的茶香便牵引着思维转了个弯，
先前的难题，竟也很快迎刃而解。

煮茶、品茶的繁琐工序于我而言
太过刻意，日常所喝，要么是茶店随手
购买，要么便是自己上山采的野茶。
绿茶素有“国饮”之称，是坊间公认的
健康之液、灵魂之饮，提神清心、消食
化痰、生津止渴，诸多益处藏于一叶之
间。现代研究也证实，茶叶中的茶多
酚对心血管疾病等亦有一定药理功
效。除却这些益处，更贪恋那一口源
自山野的清醇，那是市井茶铺里难以
寻得的本真滋味。

我的故乡铜陵，这里的春天总来
得格外早。春风轻拂，山青、水碧，柳
丝抽绿，百花争妍，鱼儿在春水间畅
游，蝶舞蜂飞，穿梭于花蕊间采蜜传
粉。大自然以天地为卷，以浓淡色彩
为墨，将铜都的春色绘成了一幅鲜活
的山水画卷。

清明到谷雨，是采茶的最佳时
节。江南多茶园，山间的这些野茶，说

“野”也不尽然，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集体垦荒种下的茶林。改革开放
后土地承包到户，农户打理自家田地，
集体茶林便无人照料，不施肥、不除
虫，任其在山野间自生自长，久而久
之，便成了如今野趣盎然的模样。

离住处四公里外，便是绵延群山，
一座不高不陡的山上，开阔处藏着大
片这样的茶林，山洼里还留着一座废
弃的尾砂坝。每逢周末，邻里妇女相
邀上山采茶，我和妻子也常加入其
中。妻子在家排行老大，农活娴熟，手
脚格外麻利。采茶要赶早，天刚亮，我
们便背着背篓，装上水和干粮，踏着晨
露上山。山间春景比山下更有韵味，
野桃树在翠绿枝叶间探出头，粉红花
瓣绽成一张张笑脸；一簇簇映山红从
草丛、刺窠里钻出来，像羞赧的少女，
在春风里时隐时现。画眉与山雀在枝
头唱着清脆婉转的歌，像是热情迎接
来客。我只顾赏景拍照，屡屡忘记采
茶，总要妻子再三催促才肯动手。

行至开阔茶林，一垄垄茶树生机
勃勃，绿意盎然，枝头挺立着嫩绿的

“两刀一枪”茶芽，在和风里轻轻摇曳，
淡淡茶香萦绕鼻尖，沁人心扉。妻子
将背篓反系在腹前，食指与中指捏住
茶芽尖，手指在枝叶间灵活翻飞，轻轻
一掐，嫩芽便落入布袋，目光专注，手
法老练，没有一片茶芽掉落。我打趣
她练了“双手擒拿式”武功，妻子嗔怪，
让我亲身体验采茶的辛苦，看日落前
能采多少。

我学着妻子的样子背上背篓，笨

拙模样引得同行女人们忍俊不禁。我
心浮气躁，东挑西选，专拣大颗茶芽
掐，这株未摘完，目光又被另一株吸
引。妻子大声提醒，采茶要慢慢来，不
可急躁。我连忙应下，耐着性子认真
采摘，只是动作缓慢，还总掐碎嫩芽。
妻子走近，手把手教我掐准叶梗、轻用
力道。按着方法练习，我很快找到窍
门，渐入佳境。

日头渐高，上山采茶的人越来越
多，女人们的歌声在山间回荡起来……
平日三点一线的生活单调枯燥，此刻
置身山野，赏美景，体会采茶乐趣，听
淳朴歌声，我竟有些沉醉，五音不全的
我，也跟着轻轻哼唱。

正采得投入，一抹瘦小身影闯入
视线——茶树下，一个十四五岁的小
姑娘正独自采茶。她比同龄孩子矮
些，扎着羊角辫，头发干枯无光泽，面
色蜡黄，唯有一双大眼睛明亮有神。
春日山野本该是孩童嬉闹之地，她孤
身一人的模样，显得格外孤单。同行
婶子们关切询问，小姑娘轻声答道，奶
奶上街卖茶去了，昨天的茶没炒好，还
没卖完。

我向田嫂打听孩子的来历，田嫂
轻叹一声，道出小丫坎坷的家境。小
丫的父亲去年在工地受伤致残，黑心
老板跑路，母亲不堪重负离家出走，从
此小丫与奶奶相依为命，靠拾荒、挖
笋、采茶换钱，勉强维持生活。

田嫂掏出钱，众人也纷纷解囊相
助，小丫却连连推辞。她说大家已经
帮忙捐款、申请低保，她十分感激，只
希望有人能指导奶奶炒茶，把茶做好，
多换些收入。妻子悄悄把大把鲜嫩茶
芽放进小丫的背篓，柔声说晚上去帮
她炒茶，叮嘱她安心读书，不要耽误学
业。小丫懂事地点头道谢。

田嫂与同行妇女也纷纷安慰，叮
嘱小丫不要因家事耽误学习。小丫说
自己只在周末帮奶奶做事，平日在校
认真上课。说话间，大家都悄悄往小
丫的篓里添茶，相约晚上一起去帮忙
炒茶，用最朴素的善意，温暖这对艰难
生活的祖孙。

我看着小丫那双布满老茧的小
手，心中满是酸涩。本该在父母呵护
下无忧无虑的年纪，她却早早扛起生
活的重担，用稚嫩的肩膀为奶奶撑起
一片天，让人无比心疼。

山野间的清风裹挟着淡淡茶香，
我的指尖触到嫩绿的茶芽，仿佛已闻
到新茶冲泡后的清醇甘洌。山间的野
茶，生于僻壤荒山，无沃土滋养，无人
精心照料，历经风雨，却总能在寒冬过
后抽出新芽，将独属的醇香赠予世
间。这野茶，一如坚韧的小丫，在生活
的风雨里不低头、不抱怨，守着一份倔
强与善良，迎着春光，努力向上生长。

□潘光友

采野茶


